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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村，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作为非政府的慈善组织，十九年来太阳村以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己任 , 对服刑人员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开展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及职业培训服务以使他们在一个相对安定温馨的大家庭里像其他孩子一样受到保护，得到教育，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太阳村救助了5000余名特殊的孩子。目前，共有500余名孩子分别在北京、陕西西安、河南新乡、陕西陇县、江西九江、江西南昌、青海大通、辽宁大连、辽宁朝阳九处的太阳村生活。”
   这是百度百科对北京太阳村的解释。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尽我们全力，将村里的每个孩子养育成人，能够自食其力，不卑不亢地立足社会，并且自强自立，爱己爱人。我们希望，他们的人生不再因父母的过犯，被阴影笼罩；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他们的人生拥有平等的人格，同等的权利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创建各自的事业。我们同时坚信，这些孩子可以摆脱宿命，自强不息，活出不一样的自己。”

   这是太阳村官方网站上对其使命的描述。

   然而这个机构是否如其名曰能够给予服刑人员子女们阳光般的温暖，又或是如同官方描述般有着神圣伟大的使命和目标？

   第一次到太阳村实习，和很多怀着巨大热情到这里的爱心人士一样，我对这个看似和太阳般温暖的“大家庭”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也许这种非政府机构生来就戴有“慈善”和“救济”的光环，光环产生的光晕一旦足够大，人就容易看不清它原本的面目，看不见真实，看不见那一抹阳光背后........

 “张奶奶来啦！”这句话在太阳村比哨子还管用，一声“令”下，正在游戏的小男孩、正在打闹的女生，就连屋门口的两只小狗也会立即变得紧张起来，大家齐刷刷张望着门口方向，不约而同惊恐的眼神让身处其境的我不禁感到讽刺又可笑。 

 “你们喜欢张奶奶来吗？” “不喜欢。”“嘘! 别说了！”  不止一次向孩子们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不外乎这两个。 在外界受尽赞扬和爱戴，被媒体和作协高度吹捧的张淑琴在太阳村孩子们的眼里像极了恶魔，可怕得不愿看见。 

  在太阳村实习2年，我从未见过这位太阳村的创始人，于我而言，她是被贴在太阳村所有小屋墙上的“简介”。不像孩子的反应那般令人发怵，只是她实在是个神秘的人物，像个被风传的传奇一样，外人只能在资料中一睹她当年创立事业的风采。
   就像这位惊见骇闻的元老级人物一样，太阳村的几位主要员工也让孩子们望而生畏。

   原在太阳村的生活老师一次极为不满地跟我说：“这里的员工都是张主任自己家的，他们对孩子们的态度都很恶劣，没有耐心，更别提爱心，我看不过去提下意见，他们就针对我，还把我干活的手套扔在厕所坑里。”

   在太阳村工作的苏性男员工，据观察，他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管理工作。每每在太阳村实习，我都会看见孩子们只要在屋里打闹或者玩手机的，听到他的脚步声临近就会把手头上所谓的“违规”用品藏好，又或是规规矩矩地坐好。他一进来，一般都会找“爱心姐姐”，一次听见他对“爱心姐姐”说，某某不听教的话，你就让她来找我，我看她还敢怎么样！ 也许见到屋里还有其他人，意犹未尽的几句话不免令人好奇又费解。

   一次临近暑假放假前，我随同村里的一位负责看管学龄前小孩的女员工坐校车到板桥幼儿园接“宝宝室”的小朋友放学，在幼儿园，我听到一位幼儿园老师无奈中带有些许不满地对该女员工说：“哎，你要给你们的孩子洗澡啊，现在是夏天了，不是冬天，别再一星期一洗了！” 女员工只是应付般点头。  

   后来在回来的车上，平均年龄在3岁的小孩，不论男孩女孩都安静老实地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这种不太真实的现象让我吃惊之余又无奈。有人悄悄跟我说：“不坐好就会挨骂。”没过多久，司机的一个急刹车把一个没坐稳的小女孩颠出了座位，要不是我及时用手拦住，小女孩就会直冲车门。更令人心疼的是，女孩在站稳后马上回到座位上坐好，小手一直捂着刚被撞疼的肚子，脸上的委屈与惊吓还未褪去，却不敢发声。当我忍不住去抚摸她的肚子，问她是不是弄疼了，她却像犯了错误怕挨骂一样只是低头摇摇头。有人又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车前的女员工，说：“她才不会像你这样，她要知道了马上开骂！”

   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在太阳村并不罕见，原在太阳村的生活老师每每对我说起她所见所感的种种丑陋与残忍，眼泪总会在通红的眼眶里打转。

   太阳村对孩子们的管理方式是具有传承性的。

   住在每个小屋独立房间的“爱心姐姐”都是太阳村员工的代言人，形象的说法是，像极了监狱里的狱警。曾担任陕西省监狱局少年犯管教所助理调研员，张淑琴将监狱中对待服刑人员的一套管理方法搬到了太阳村孩子的日常管理中。而如今不仅是创办人本人，她手下的一批员工乃至员工培养的“孩子头”，细细想想，对孩子们难道不像监狱里的狱警对待这些孩子的父母一样吗？

   今年暑假，好几个小孩都被出监的父母接回了家，包括“德国妈妈”屋里的“爱心姐姐”。一间屋子里不可以没有一个管事的大孩子，因此，一名六年级的女孩Z成为了该屋新一任爱心姐姐。

   今年九月份去到“德国妈妈”小屋，一年级的小不点们站成一横排队列靠在墙边，一靠近门口，便会听见他们齐声喊：“姐姐再见”，转个身推门进屋，他们又喊：“姐姐好！”来回在屋里走，只见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刚开始我好奇他们为什么这样子，问他们却又不说。过了一阵子，实在不忍心，我故意把气球拍到他们那边，心想小孩子天性爱玩，肯定站不住，却没想到一个个的都把气球抱回桌子上，随后又赶紧站回原来的地方。 

   过了一阵子，女孩Z从房间里出来了，让小不点们整理自己的床铺。不知道原本已经很整齐的床铺哪里令Z不满意，她让小孩子们重新再摆弄一遍。一个小孩稍不留神，就被Z揪着耳朵转了一圈，等他回过神来，红了耳朵，也红了眼睛。

   如果被打小孩子向工作人员告状，那简直是自讨苦吃。要知道到底是谁给了“爱心姐姐”各种“为所欲为”的权利。

   像这种“动手”的管理方式是很正常的，像Z这样的“爱心姐姐”在太阳村一点都不罕见，而孩子脸上的伤痕也并非是什么令人关注的大事。

   相较于比上述情况温和一点的惩罚方式是跑步，小孩子们要是一不小心犯了错，就会被“爱心姐姐”叫到外面的小操场跑10圈，即使是在寒风凛冽的黄昏也无一例外。

在太阳村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最大的愿望，是给予孩子足够的爱。这是很讽刺的一句话。据上述我所见所知的情况所看，孩子们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来自太阳村的关爱和温暖是甚少的，那么在物质上他们所得的满足是否也和前者一般？

太阳村在财政上的数据是很少的，且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张淑琴已表明不会公开财政支出。

   曾从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女孩身上了解到，张淑琴在给像她年龄大小的孩子选学校专业的时候，只会考虑哪一个专业更“实惠”，成本更低，比如在当时情况下3年只需1800元的酒店管理专业是很合张主任的胃口的。女孩表明，太阳村的适龄孩子在挑选学校、专业的时候是难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兴趣进行选择的，因为他们惧怕“张奶奶生气”。

   凡此种种，太阳村仍有许多恶劣且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但是由于证据不充分以及保密原则不能在此提及。

   造成以上种种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1. 太阳村从一开始便坚持下来的家族化管理，张淑琴自己的说法是：“我很骄傲、很自豪。我希望我们家人都来从事慈善事业，这是我的梦想，而不是负担、不是包袱。”。但是这极易造成贪腐、包庇的问题越来越剧烈。

2. 缺少专业人员。太阳村虽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在发展已愈来愈成熟的情况下，却不引进一批专业的服务人员，仅仅靠三两个“自家人”便随意组成了主要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就是负责果园管理和负责维修的劳工。

一个健康阳光的孩子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条件，很大程度上还需要精神和心理上的正常发展，而太阳村如今缺少的正是一批有着专业技巧的专业人员，比如心理辅导员，社会工作者，行为矫正者等。

3.太阳村至今身份尴尬，在工商局停止注册后，它一直以“非法组织”的身份存在着。

4. 我国专门负责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工作的具体部门稀缺，相关法律条文未能将该领域的救助工作规范起来，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能具体落实，更重要的是政府关于此类组织的监督工作力度大大不够。
   太阳村的问题根深蒂固，非短时间能够解决。而我认为，几个急需正面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针对原因，我从以下几点找到了些许解决方案。

  1、有必要的财政公开.作为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面对来自外界巨大份额的捐款，太阳村应相应地对其财政收支进行公示。

  2、引进大批有专业技能以及素质的专业人员，太阳村无论在生活管理、学习管理，还是心理辅导方面都急需合格乃至优秀的工作人员，而他们的存在确实能给孩子身心发展带去不一样的改变。

  3、合理妥善管理志愿者，科学地进行分类。太阳村有着大量的志愿者资源，然而太阳村主要利用他们为太阳村尽量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这过度的义务劳务是会令志愿者感到不满的。正视并尊重志愿者，而非敷衍应付，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太阳村整个管理系统都需要学会的。

  4、有关服刑人员子女救助的法律条例需要规范以及落实，政府要加大重视此类救助组织，积极干预，严格监督其日常运作。

